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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下了一天的雨渐渐停
了，空气变得清新。孟先生伫立在阳
台窗户前，任凭细细雨丝扑在脸上，湿
润空气拂面而来。在橘黄色路灯的照
射下，孟先生依稀看到树叶上的雨珠
缓缓往下滴淌，树梢不时闪烁着亮光。

房屋前的道路修了一茬又一茬，至
今尚未彻底竣工。前几年这条路改造，
重做了雨污管道，把水泥路面挖掉后新
铺了沥青路面；去年为改善老小区停车
难，工人们在马路南边把绿化铲掉，铺
上了8字形马路砖，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停车位；不久后又一家施工单位进场，
沿着人行道的路牙再次开挖，实施管线
埋放工程；好不容易消停了几个月，前
些时又有人在路北边的诸多商户前一
字排开钻了很多直径约20厘米的孔，
插入石柱子，以防汽车临时停靠……

孟先生正想返回客厅，忽闻从路
旁传出一阵阵哭泣声，还夹杂着对话，
时隐时现，老孟的心为之一惊，顾不上
天空仍飘着细雨，走下楼梯循声而去。

路甲一边哽咽一边对路乙抱怨道：
“我本属河岸家族，前些年路面拓宽，岸
边建了石驳，我被装扮成绿化带。可还
不到半年，花花草草刚吐出嫩芽就遭挖
掘机正面强攻，五脏六腑被倒腾一番，
后又被压路机反复碾压。”

路乙擦了擦眼泪回复路甲道：“其
实我比你还惨，主人在我表面才铺好
双色马路砖，不久就被重新开膛破肚，
挖了一道道深深的沟，把许多管线塞
进了我的身体。”

对面的路丙也愤愤不平：“我才冤
枉啊，上个月我身上被平白无故打了
一排洞，埋设了石柱子，阻止机动车在
路边临停，可此举受到小区居民的普
遍吐槽，结果没几天又把石柱子拔了，
在每个空洞里灌了一大勺水泥，至今
我身上还留着一连串疤痕。”

此时路丁已泪流满面：“但凡人们
需要把管线或管道输送过马路，就对
我做腰斩手术，轻者拦腰开槽，重者横
切深挖，常常是老伤未愈又添新伤。”

孟先生顿时心潮腾涌、鼻子酸酸，
感叹道路也有灵气呀，无序施工远不止
是让行人和居民陡增烦恼！老孟紧锁
着眉头点了一支烟，细问路甲、路乙、
路丙、路丁可有良策妙方予以根治？

路甲率先发言：“早些年，有识之士
曾提议在路面安装拉链或子母扣，每逢
施工就拉开拉链或子母扣，竣工后再合
上，可有效减少对道路的伤害。”

路乙提了个新思路，是否将乐高
积木概念引进道路建设领域，其模块
化结构为道路反复施工提供了简单且
灵活的空间。路丙略加思考说道：“如
果采用3D打印技术修建道路，再增加
3D拆除功能，便可通过程序控制系统
直接在地表下层修复或重建而不影响
路面，可进一步降低对道路的损害。”

路丁听了3个兄长的高见远识，却
感远水解不了近渴，提道：“还是先研
制些特效创可贴吧，道路开挖后及时
贴上一副，既防扬尘又可缓解伤痛。”

孟先生听得津津有味，把路甲、路
乙、路丙、路丁的奇思妙想都一一记
下。突然，一阵急促电话铃响起，孟先
生的梦醒了。

这是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我
在岁月面前丢盔卸甲。

昨天搬家，大物件基本原封不
动，只收拾些金银细软，即便如此，
也是大包小包来回折腾半天。

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生活琐屑
此刻如此惊心动魄。早已被岁月这
把镰刀割伤了美貌而在深宫中衰老
黯淡的陈旧小物件，也被重新捡拾
起，因为光阴，它被赋予了不同意义。

从洗手台下一角掏出四盒未曾
开封的面膜，所幸保质期足够长，尚
具有价值。显然是高一军训后的产
物，结束了黑人踢正步的汇报表演，

一时冲动便冲到商城买了好几大
盒，现在想来也只想发笑。

高考结束后彻底失宠的书桌上
摸到了某某的立牌，与上面鲜活肆
意连眼角眉梢都含着光的少年怔怔
对望，突然发觉他依然在书里无知
无觉地延展着他的高中岁月，而我
的中学时光却在手忙脚乱中被一缕
悠长的夏风吹向远方。

就是这样拿起又放下，反反复
复，试图将八年的日子对折对折再
对折，压缩成薄薄一片塞进纸袋
里。东西是塞下了，可牵扯出的思
绪却弥漫在空气中，交织成网，沉甸

甸压在心头。每一个物件都有它的
前世今生，追溯起来便是这番那番
的情谊，可容不得犹豫，在几秒间就
得作出割舍。割舍不下就只能往收
纳袋的各个边边角角使劲塞，空间
被填充得满满，似乎就要溢出来，又
不知是什么味道的离愁别绪。

在这里，我从小学到高中，一路
跌跌撞撞，当初稚嫩纤细的身影终
究长成了大人模样。我妄图用一把
锁尘封住我成长的痕迹以及我即将
消散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终究
是枉然。前路漫漫，我离开老屋，迈
向不可预测的未来。

路旁的哭泣声
◎史国华

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周如月

戏
沙

◎
李
斌

20世纪70年代末，我所读的
小学位于东风十二队，队里负责人
胖胖的面目和善，老百姓称他为“孔
队长”，同学们私下全叫他“孔老
二”。那年头“批林批孔”深入人心，
孔老夫子虽作为万世师表，但当时
几乎万人唾弃，被批得体无完肤，凡
是孔姓人士，一律戏称为“孔老二”，
孔队长当然也不例外。那时，在孔
老二的辖区内有条“猫儿奶奶河”。

它位于学校围墙外西侧，据老
人们讲，很多年前有个叫猫儿奶奶
的女人，溺水淹死在这条河里，所以
一直称为“猫儿奶奶河”。传说，猫
儿奶奶变成了水鬼，她一直躲在水
里耐心等待，引诱或强行拉行人落
水而死，来当自己的替死鬼。因此，
我放学后一直不敢独自从河边走，
生怕被猫儿奶奶拉下水。

姐姐比我大六岁，再长大点，她
跟我说，那时冬天特别寒冷，屋檐下
会挂着一排长长的透明水柱，猫儿
奶奶河的河面也结上了一层厚厚的
冰，像浇筑的水泥板那样坚固，远远
望去一片白，简直分不清哪儿是河
哪儿是岸。许多同学在冰封的河面
上奔跑打闹，爷爷送姐姐去上小学
一年级时，每次都反复吩咐千万不
能在冰面上行走，防止被女鬼拽下
水底，听得她毛骨悚然。不放心的
爷爷还总是坚持亲自把她送到教
室，千叮万嘱后才肯离开。

传说归传说，这条河也是生产

队的鱼塘。每逢春节前夕，孔老二
都要安排一次集中捕鱼，这可是生
产队的重大事项。当天下午，男女
老少齐出动，村民们簇拥在河边上，
热闹非凡，孔老二扯着大嗓门在现
场指挥，河岸两边分别有六七个人，
合力拉着一张五六十米长的渔网，
随着渔网慢慢被拉出水面，网里的
鱼儿扑打挣扎非常激烈，不断有鱼
飞出渔网。

不远处，一个村民身穿棉袄下
着水裤，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地趟进
河边浅滩，双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竹
竿，拍打水面，把河里的鱼儿往网里
赶，也把网里的鱼儿控制住，岸上，
一众村民指挥着，声嘶力竭地叫嚷：

“快快快，要溜了。”大伙儿一激动，围
观的队伍随着渔网左右摇摆，有小孩
一个趔趄，差点掉进水里。孔老二大
喝一声：“保护小孩！”就这样，竹竿的
拍打声与周围的吆喝声、叫嚷声此起
彼伏，光是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恐怕也
把鱼儿吓晕了。三四个小时后，渔网
逐渐被拉上岸，包围圈收拢缩小，尝
试逃跑的鱼儿也就彻底躺平。

网里活蹦乱跳的鱼儿，是村民
们年夜饭必备的美味佳肴，大家伙
脸上乐开了花儿，“年年有余”“吉庆
有鱼”的美好寓意，让村民像过节一
样热闹喜庆。我是打酱油的，但每
年这个时节，也会赶来感受捕鱼的
欢庆，分享村民们的喜悦，我还同时
希望着把那个女鬼一并捞上来，免

得我路过河边时总提心吊胆。
在离猫儿奶奶河不远处有个晒

谷场，是那个年代学生务农的主阵
地，学校也常跟孔老二联系，安排
我们去那里参加劳动。三年级时
我曾去收过麦子，其实我们就是协
助农户把麦子堆放在晒谷场上，村
民们干起农活个个手脚麻利、有条
不紊，我们去了反而碍手碍脚，但
村民们还是手把手不厌其烦地指
导我们一些基本常识。农村里的
一切让城里长大的我感到很新鲜，
经常流连忘返。

那时还定期让我们给村里送肥
料，这也是我们务农活动的重要内
容，所谓的肥料其实也就是相对肥
沃的土壤，那天放学后，我照例到外
婆家院子里去铲肥，外婆满腹牢骚：

“哎呀，才隔了半个月，又要来铲肥，
哪有那么多肥料啊，都被你们老师
吃了吧？”吓得我赶紧捂住外婆的
嘴，生怕被同学听到——可以得罪
外婆，但千万不敢得罪老师呀。外
婆的院子可能被我铲得成为低洼地
了，唉，没办法呀，又不能到别人家
去铲肥，家家都有小孩，家家都有任
务哎！所幸后来学校也没再通知学
生送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
河道被填埋，猫儿奶奶河当然也未
能幸免，但儿时关于她的记忆却从
未湮灭，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年年
有鱼的场景，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猫儿奶奶河的记忆
◎梅九宏


